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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开海前后

一一条条船船上上1100个个人人，，77个个外外地地的的
本地传统捕捞渔民越来越少，搞养殖和育苗场的多了

有的渔船

只有船老大是本地人

每年8月中旬他们来到烟台，
然后赶在元旦前回家，就像候鸟一
样，每年在这里待上4个月，然后拿
着薪水回家过年。

“我们这条船上10个人，1个船老
大9个船工，有7个是外地的。”来自河
南周口的高玉顺说。他在这里干了20

多年的船工，已经51岁了，他介绍来
的船工有20多个，而这些船工又分别
介绍其他老乡来这里，于是这里的
河南人越来越多。他们多数来自河
南、安徽等地，有的从年少就来到这
里，一干20多年，如今已经有了孙子。

据了解，船主，也就是他们口
中的“船老大”，基本都是本地人，
而船上的工人几乎全是外地人。像
300马力的大渔船，一般得有10多
个船工，本地人最多也就两个，有
的甚至只有船主是本地人。

古人说，宁上山不下海。打鱼是
个体力活，而且海上风浪暗涌多，比
在陆地上的风险要大得多。“本地人
不愿意遭这个罪了现在，有些去专

门搞养殖、搞育苗场了。”今年已经78

岁的丛绅庆说，他从最小的18马力渔
船干起，然后40马力、120马力、又到
300马力，船越来越大了，干这行的本
地人却越来越少了。用他的话说，现
在的工资待遇比以前高得太多了，
但也只能吸引外地人来工作。

本地渔民不愿让

下一代遭海上的罪

开发区山后初家村的刘明岩
已经快50岁了，他19岁出海打鱼，
干了近30年。最初跟着别人干，现
在雇了两个人一起出海捕捞。

“儿子在上大学，毕业了让他
干工程师，不出海。”说起儿子，刘
明岩很自豪，这是他家第一个踏入
大学校门的后代，绝对不会再跟渔
业打交道了，再往后的后代也不会
再去干这个苦活了。他自己打算再
干3年，也不再出海了。

海上的活儿太遭罪，老一辈的
人就靠着海活着，刘明岩虽然是学
校的“尖子生”，最终还是因为家庭
生活条件不允许辍了学。“说实话
不管孩子以后混得怎么样，能挣得

上自己吃喝，就不让遭这个罪了。”
他一边整理出海的网具一边说。

“你看看这个码头，除了船长，
哪有几个本地人干这活儿？”刘明
岩说，本村很难找到30多岁的年轻
人还出海干活，干这行的本地人基
本都是40岁以上的。按他的说法，
年轻人不愿意干这个活儿，又脏又
累，有资本的人去搞养殖和育苗
场，虽然靠着海边，村里从事渔业
捕捞的人占不到1/3。

在烟台其他沿海的渔村，纯粹
依靠渔业捕捞生活的人也越来越少
了。更多的人选择陆上生活，“80后”
更愿意在楼房居住，在城里工作。

城市规划、渔业养殖

悄然改变渔民结构

出海遭罪、渔业捕捞量下降，本
地渔民愿意出海的越来越少。此外，
城市的整体规划也在悄悄改变着渔
民们的命运，如今漂亮的烟台滨海
路一线，就是渔村给城市道路和滨
海旅游“让步”的最早的例子。

“西港建设用地很大，山后李
家、山后陈家都在拆迁。”开发区一

位王姓渔民说。
烟台市西港区的规划建设后，

靠海边的这些村子将消失，拆迁之
后，村里的渔民很少再继续进行渔
业生产。

“离开这里就不可能干海上的
活儿了，40来岁的去打零工或者就
不干了，年纪轻的就去厂里上班。”
据介绍，拆迁的这些人家将在开发
区大季家一个小区里居住。

本地渔民抛弃传统捕捞业的
情况，在莱州和芝罘岛同样存在。
烟台本土从事传统渔业捕捞的人
数在减少。在莱州三山岛渔港和芝
罘岛东口，外地出海打鱼的人远远
超过了本地捕鱼人。

莱州渔民从事大菱鲆、半滑舌
鳎、海参等高经济价值的鱼类和海
珍品的养殖，富裕起来一批人。搞
养殖投入大，风险大，但是收入也
高，与海上的不确定相比，在陆地
养殖更让渔民们安心。

芝罘岛东口村居委会主任张
先生曾说，东口出海捕鱼的渔民只
占当地人口的1/10，许多人选择发
展高经济价值的海参养殖业，另外
一些在冷藏厂、船厂上班。

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张传钦) 再
过几天就要开海了，开发区山
后初家边防派出所的服务大
厅里，船主们排着队办理出海
船舶户口管理簿和出海船民
证。

派出所民警介绍，开发
区山后初家的渔港大马力
渔船多、船员成分复杂，管
理不善极易出现问题。开发
区山后初家边防派出所对
这里实行24小时监督管理，
随时掌握动态。每条船只、
每个人都办理证件，便于管
理，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及
时解决。

虽然船员成分复杂，但渔
港里秩序井然。当民警走到港
口的时候，不时有船主和船员
跟他打招呼。

针对近年来越界捕捞事
件多发的实际，边防派出所还
对各居委会、港口码头宣传教
育，发放反偷渡、制止越界捕
捞宣传材料。船主们签订了

“反走私、反贩毒、反偷渡外逃
责任状”和“不越界捕捞责任
状”。

船舶证船员证

出海一个不能少
本报记者 李娜

一锅白面馒头、一盆辣
椒炒白菜，吆喝一声开饭了，
船上的午餐开始了。船工们
每年8月中旬到12月中旬，4

个月时间吃睡都在船上。51

岁的高玉顺是河南人，已经
过了21年这样的生活。

29日11点多，开发区初
旺港的钢壳船内相继飘出炊
烟，那是渔船的“大厨们”开
始准备午餐了。记者随机进
入一条渔船，厨师是安徽阜
阳的季国俊，他正准备将蒸
好的白面馒头出锅。热腾腾
的馒头，发酵到刚刚好，每一
个都有碗口大小。季国俊已
经在船上干了10多年，开始
他并不负责大家的伙食，直
到后面5年他的“厨艺”被发
现，并一直延续了下来。

当天中午，季国俊给伙
计们做的是辣炒白菜，虽然
少了五花肉，但是大家都一
致认为老季做的菜没得挑。

“大白菜、土豆、茄子、洋葱，
翻来覆去就是这些菜，偶尔
老板娘给买点肉，改善一
下。”季国俊说，他自己也是
想着法子做菜，尽量不重复。
如果开了海，他们还可以吃

到新鲜的鱼。
就在季国俊忙着做饭的

时候，有两位船工在小小的
“卧室”里躺着休息。说是卧
室，其实是根据船的格局隔
成的窄小的空间，身高一米
七的小伙子都要低着头进
出。每一间有两个对立的床，
床板不足一米宽。这两位是
河南老乡，来自一个县，是别
人介绍过来的，正在有一搭
没一搭地说着话。

饭做好后，季国俊向外
面喊了一嗓子，有5个人围在
船舱的案板上吃了午饭。

“出海后，别的还好，就
是觉不够睡。一天加起来，也
就睡3个多钟头吧。”多数船
工都这样说。

如果是下午3点多出海，
第二天早上回来，撒下渔网
后，会有两个人值班，另外的
人休息。基本睡两个小时就
得起来轮换，然后就要一个
个收网摘鱼虾。早上三四点
钟靠岸后，搬运货物卖鱼，整
理渔网，就到了中午。简单吃
完饭，下午又得出海了。

“只要开了海，就像陀螺
似地停不下来了。”高玉顺
说，只要不刮大风就要出海，
下雨天也是如此。

船工吃睡在船上，有苦有甜
多数船工说，出海后一天只睡三个多钟头

相关新闻

29日，开发区初旺港，
出海前，几个河南来的老
乡趁着有时间坐在一起聚
聚。他们说，开海后就不会
像现在一样有时间喝酒聊
天了。 本报记者 李泊
静 摄

本报记者 李娜

刷上新漆、换上鲜艳
的红旗、给油箱加满油，
29日，在开发区初旺港，
1000多条渔船整装待发。
在港口，你能听到许多外
地口音，这些声音里偶尔
会夹杂本地的口语。随着
烟台城市的发展，原有依
赖渔业捕捞生存的本土
渔民越来越少，“渔民”的
构成已发生变化。

29日，在开发区山后初家边防派出所，许多船主来办理出海证件。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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